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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糖業鉅子
陳北學
李佩蓁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臺灣於同治元年（1862）開港後，在淡
水、雞籠、臺南府城、打狗等通商口岸，與

外商合作進出口貿易的買辦商人遂漸成為

地方市場的中堅份子，如打狗的陳福謙即為

當時執臺灣砂糖貿易之牛耳的買辦商人。在

中法戰爭之際，為籌措臺地糧餉，給事中萬

培因上奏提議清政府應積極向臺灣巨商勸

捐軍餉，他在奏摺中特別指出：

臣查臺北紳士林維源，家資數千萬，雖

經兩次捐出鉅款，際此軍務危急，責以

再行倡捐，保固桑梓，實亦義無可辭。

其次則臺灣府屬商人陳邦記係鳳山縣

人，張怡記係泉州府人，資產在臺不下

數百萬……擬請飭下劉銘傳，遴委妥

員，馳赴各縣，按名指款，嚴諭捐輸，

毋得藉端勒索；該紳商等亦不得飾詞延

宕，致誤軍務。（註1）

也就是說，當時臺灣首富首推林維源，而其

次就是號稱有數百萬資產的陳邦記和張怡

記。陳邦記就是指打狗的陳福謙家，時任德

記洋行（Tait & Co.）買辦；張怡記則是打
狗的張仰清家，為怡記洋行（Elles & Co.）
買辦。由此可知，此類清末買辦商人的資本

累積，實不容小覷。

陳福謙（又名滿，1834-1882）是打狗
苓雅寮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同安縣集美，

有日翔（藻耀）、文遠（日新）、筱竹、日

華、日瑄共五子，（註2）其弟名陳北學（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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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開港後，陳福謙敏銳掌握時機，迅速

與外商建立合作關係，他擔任英商德記洋行

的買辦，負責銷售進口的鴉片並採購臺灣南

部的砂糖交付洋行外銷。並於旗後自設「順

和行」，又在東港、阿里港和鹽水港等蔗糖

生產地設糖棧，和當地糖商以預付款的方式

建立穩定的供貨網絡，在全盛時期號稱掌握

臺灣南部砂糖出口量的 1/2強。（註8）除了

洋行方面的業務，順和行也開拓日本砂糖市

場，雇用西式帆船運糖至日本，在橫濱、長

崎、神戶設分棧銷售，連雅堂便提到「臺糖

之直配日本自福謙始」。（註9）而在米糖之

外，陳福謙亦兼營布疋、雜糧等貨，可以看

出他多角化經營策略，在南臺灣撐起一片商

業王國。然而陳福謙甚為早逝，享年僅 49
歲。

至於陳北學原先並無參與其兄的事業，

《臺灣日日新報》說他早年便「創業在外」，

（註10）這極可能是指他在臺南府城內宮後

街經營布店「新瑞和號」，（註11）據相關

碑文可知此店鋪最晚在光緒 2年（1876）即
設立。（註12）陳北學早年重要的活動，是

在光緒 10年（1884）擔任府城的釐金包商。
臺灣於咸豐 11年（1861）始徵收釐金，光
緒 6年（1880）改為招商包辦，光緒 10年
時，陳北學與人合夥以六八銀 23萬元包辦
臺南的鴉片釐金，另須交臺灣道劉璈私費 2
萬銀元。（註13）當時進口鴉片一箱需納釐

金約 117元，而該年南部進口鴉片共 2,239.5
箱，可收釐金 262,021.5元，扣除需上繳的

名悅周，1840-1908）。此一家族的商業活
動與開港後南臺灣的砂糖產業息息相關，在

清末臺灣經濟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已有學者

做了相關研究。但早先的研究者多認為陳福

謙過世後，其諸子之經營手腕不如陳中和，

導致家族的糖業版圖漸為陳中和接收。事實

上，陳福謙死後，家族產業半由其弟陳北學

承坐，他後來在砂糖貿易的經營成果並不遜

於陳福謙。光緒 21年（1895），臺灣政權
交替之際，陳北學為避戰禍，舉家離臺赴

廈，據說當時攜走的財產就多達六十餘萬。

（註3）明治 33年（1900），陳北學又遷返
臺灣，且因其財力而受到殖民政府相當程度

的重視。（註4）總之，討論打狗陳福謙家族

的興衰，不能僅由福謙一房觀之，也必須注

意陳北學的商業活動及其擴展。

陳福謙和陳北學這對兄弟的性格，在後

人的記述中呈現相當反差的形象，福謙是

「好善，多義舉。行旅之道其鄉者，解衣推

食，濟其窮乏。故終歲無盜賊之警，亦無爭

鬥之患，遠近感其德」；（註5）而北學卻是 
「鄙吝成性，視叔侄如仇人」。（註6）而縱

然個性相異，在經營才幹上，兄弟則各有千

秋，以下略述兩人的商業發展狀況。

陳家兄弟少時家貧，福謙乃以撐船為

業，稍有本金之後，開始從事米、糖生意，

於臺南府城開設「邦記號」。出身於打狗小

漁村，而後竟能在府城設行營業，且邦記號

在同治元年已成為臺南三郊的輪值大籤郊

商之一，（註7）可見陳福謙的商務經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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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陳北學等即可獲益一萬兩千多元，且

釐金包商常又藉詞向商人額外索費，故實際

進帳定然更豐。陳北學等人原欲繼續包辦釐

金，然因劉銘傳以劉璈在中法戰爭期間隱匿

釐金未報為由彈劾之，也因而撤銷陳北學等

人的釐金包商資格。總之，由陳北學擔任釐

金包商此事略可窺知他握有相當豐厚的資

金。

對陳北學來說，光緒 13年（1887）是
最重要的轉捩點，因其家族於該年分家，陳

家兩房由此析分家產，而陳北學藉此取得陳

福謙的大半遺產，根據鬮書記載，其所得產

業如下：

上二房叔名悅周，鬮分號榮萼，拈得本

郡西門外邦記，及所開分棧本邑順源

號，兼辦旂后得［德］記洋行辦行，東

港順懋，阿里港順源棧等號，估銀叁萬

元，找現銀壹萬，合共銀肆萬。（註14）

再參酌日後相關記載得知，部分產業是陳北

學備出現銀承坐而得。然而，此次分家有

所爭議，埋下日後陳北學與陳福謙諸子訴訟

爭產的導火線。無論如何，陳北學確實在分

家時取得府城的邦記行，及位於打狗的順源

號、東港順懋、阿里港順源等分棧。值得注

意的是，邦記行和順源號還兼作德記洋行的

買辦行，這也代表德記洋行的買辦職務自此

由陳北學接手。由於接收這些糖行及分棧，

陳北學開始涉入砂糖貿易的活動。

陳北學在分家後的第一件大宗投資，就

是於光緒 13年參與成立和興公司，從事臺
海兩岸、日本和香港之間的貿易，主要商

品仍是砂糖。和興公司的資本合計十一股，

陳福謙的三個兒子日翔、文遠和筱竹持有

四股，陳北學佔兩股，另陳氏族親陳和信、

陳和智各有兩股，加上陳中和一股，由陳中

和擔任和興公司的正當事。（註15）如此，

陳家雖然分爨，其資產仍以和興公司作一整

合。和興公司因由陳中和負責經營，故時

人與後來的研究者多著重陳中和在該公司

的角色。不過，陳北學對於該公司的影響

力也不可忽視。例如和興公司在明治 38年
（1905）經營失利，向臺灣銀行和三十四銀
行的貸款 50萬圓未獲展延，各股東又不肯
分攤虧損額，一時之間公司幾乎瓦解，明治

39年（1906），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祝
辰巳就親自南下，央請陳北學出任和興管理

人，才穩住公司狀況。（註16）

至於陳北學其他的生意，還有臺南的邦

記號兼作德記買辦行（以下簡稱德記行），

負責安平口岸的商務，順源號負責打狗口

岸。不過這兩處行號並非由陳北學親自經

營，而是聘用當事來經理。順源號的當事

為陳升冠，（註17）德記行則由方慶佐擔任

正當事，蔡長雲任副當事。到了光緒 17年
（1891），方、蔡兩人也入股德記行，和陳
北學成為合夥人的關係，出資額為陳北學 8
萬、方慶佐 1萬 5千元、蔡長雲 5千元。（註
18）日治初期，陳北學雖暫居廈門，但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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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號有專人司理，仍持續營運。

據明治 32年（1899）臺灣銀行的調查
發現，當時臺灣砂糖輸出日本的佔有比率如

下圖：（註19）

根據調查，當時德記雖有「洋行」之名，實

際上不論是資金或是營運，都已由買辦主

導。而陳北學握有德記行和陳順源號，再加

上其為和興公司的重要股東，因此，說他是

當時首屈一指的大糖商也不為過。當然，德

昌號王雪農、和興公司陳中和也都是每年可

掌握百萬斤以上輸出量的糖商，但從日治初

期幾次調查來看，他們的實力並未超越陳北

學。只是因陳北學滯留廈門，故相關調查都

是以方慶佐和陳升冠為名登記，但由前述的

店舖所有權和資金關係就知道，方慶佐和陳

升冠的後台老闆其實是陳北學。

陳北學在 1895∼ 1900年間，旅居廈門
鼓浪嶼，以經營錢莊為業，臺灣的產業則分

別由陳文遠（福謙次子）、陳中和、陳升冠

和方慶佐打理。同時他還擔任廈門東亞書院

的董事，在當地得到相當的名望。不過，他

在廈門的事業經營並不順遂，由於當時中國

經濟蕭條，導致錢莊遭倒欠甚多。最終，陳

北學於明治 33年返臺定居，並提出入籍臺
灣的申請。他是眾所矚目的「百萬富翁」，

故其入籍臺灣的舉動特別引起兩岸官民注

意。時人揣測，他可能是因多樁官司纏身，

故想取得日本國籍以獲得身分上的優勢。據

了解，當時的陳北學正與廈門生和泰號、福

州陳有行爭訟，且又與臺南新瑞和號的前店

夥侯鏡清隔海纏訟多年未果。（註20）但最

大的問題應該還是他在臺灣的產權發生變

數。

前述提及陳家在光緒 13年的分家存有
爭議，由於陳北學申請入籍臺灣，故臺灣總

督府委請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對陳北

學身家狀況作了詳細調查。根據上野的報告

指出，陳北學的家產多來自於橫奪其兄產

業，並因而與侄兒陳日翔（福謙長子）交

惡。（註2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也記載

了這件公案，提到陳北學當時賄賂某孝廉主

持分配家產，導致陳福謙「所有生理以及在

外基業半歸私有」。而價值七、八萬的邦記

行，原本應由陳日翔繼承，北學竟僅出三萬

元承坐之，「其侄年幼無知，無從計較」。

（註22）不過照陳北學後來的說法，他其實

只以銀一萬五千元就取得邦記號。（註23）

陳北學在 1895年離臺之時，將他持有
的臺南邦記行和打狗順源號之契券存置於

陳文遠處。結果陳文遠就在北學滯居廈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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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利用臺灣總督府進行土地調查的時機，

將這兩筆產業申告為順和行所有（當時順和

行的負責人就是陳文遠）。（註24）陳文遠

極可能是不滿分家時的不公，企圖奪回原屬

於陳福謙的產業，而這也逼使陳北學回臺處

理產權糾紛。陳北學此後仍常往來臺廈兩地

處理商務，一直到明治 41年（1908）2月
13日逝於香港為止，他的晚年幾乎是在接
連不斷的財產糾紛中渡過。

陳北學回臺後首先處理土地產權問題。

他以光緒 13年所立的鬮書、順和租館帳簿
及和興公司帳簿為證據，向臨時土地調查局

提出異議申告，主張自己確實已在分家時備

出款項買下上述產業。同時，也央請族親鄉

老出面調解，以求平息爭端。但在明治 36
年（1903）4月的親族大會上，雖連福謙長
子陳日翔都返臺出面協調，但陳文遠藉故而

未出席該次會議，調解之舉不了了之。結果

明治 36年 8月，臺南土地調查局認為陳北
學提出的帳冊證物有造假嫌疑，故仍認定陳

文遠為此紛爭地的業主。（註25）陳北學不

服，又續向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提出申訴，

直到明治 37年（1904）11月，高等土地調
查委員會方裁定陳北學為業主，（註26）歷

經數年的產權糾紛才告一段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家產土地紛

爭尚未平息之際，臺南的德記行又發生變

故。此行號向來經營得宜，在日治初期號

稱有資本 75萬圓以上，而同一時期的大商
號如和興公司陳中和、德昌號王雪農的資金

各約 20萬左右，相較之下，德記行的實力
不同凡響。但說來則須歸功於該行當事方

慶佐經營得法，副當事蔡長雲亦功不可沒，

兩人既入股該行，又身兼經營管理之責，一

向盡心盡力，使該行年年獲利。惟陳北學離

臺時，此一行號的店主便登記為方慶佐，而

其在明治 37年病逝於廈門後，一切財產包
括德記行遂由子方振基繼承。然而，當時方

振基年僅廿三、四歲，陳北學考慮其不足以

勝任店主之職，在明治 38年 2月宣布由蔡
長雲升任店主，另聘曾擔任三井公司買辦的

葉三舍為副店主。方振基見行內人事改易，

而自己竟無能聞問，心生不滿；加上其母欲

向行內借用一千圓赴中國探親，卻遭蔡長雲

拒絕，雙方關係更急轉直下。為了捍衛自己

權益，方振基在 8月中，委託律師往臺南地
方法院申告自己是德記行的店主，並公開於

《臺南新報》刊登啟事，宣布解雇蔡長雲和

葉三舍。（註27）

此一變故突起，陳北學氣憤難當，直斥

方振基「不知感恩，反以營業係亡父之名，

自操勝算，妄爭業產，謀為爭訟不已，繼以

爭奪」，而蔡長雲一方也不得不委請律師循

法律途徑處理。此時，雙方的友人，在臺南

經營貨運、雜貨的秋山善一出面協助調停。

嗣後，兩造於雙方律師的見證下，在該年十

月底對德記行的股份和經營權達成協議。首

先，於目前的資金中抽出給方慶佐和蔡長雲

的「賞功銀」後，其餘部分重新分配，確認

陳北學得16股，方家3股，蔡家1股。其次，



研

究

討

論

0
0
0

臺

灣

家

族

史

賦予方家和蔡家花紅抽分的利權。最後，將

德記行內改設為計算部、討賬部、暫設營業

部，將會計、出納、業務等職責做一區別；

而每部又各置主管和副主管，互相監督。（註

28）重整內部組織對於德記行而言別具重要

性，原先按照傳統合股經營的商號經改組

後，某種程度上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向

近代化的公司制度轉型。

此次紛爭雖然暫時於調解後平息，然而

因店主之名仍為方振基，以致於陳北學過世

後，其子又續與方振基爭訟。

陳北學並無親生子嗣，僅有養子（螟蛉

子）陳日章、陳萼棣、陳溫溫，但陳日章和

陳溫溫主要住在廈門。過去稱「富有百萬」

的陳北學，在晚年由於官司纏身，特別又因

為和興公司問題導致若干虧損，但其遺產

仍估有八十餘萬，除田園房屋等不動產外，

還有安平一片魚塭、匯豐銀行股票、香港仁

安保險公司股票，以及尚未收回的債項等。

（註29）由於遺產龐大，且家族內部又意見

分歧，後來由臺南廳介入其遺產處理。股

票的部分全部折現，由其妾王淑真和三子

按比例分配，（註30）在臺灣的不動產主要

由王淑真和陳萼棣繼承（《臺灣日日新報》

提到陳萼棣是王淑真與前夫所生之子）。陳

萼棣因德記行問題而與方振基互控，然而．

德記行最終因和興公司的債務問題而在明治

42年（1909）遭銀行查封拍賣。（註31）陳

萼棣自己另開懋德行，也在廈門擔任日商買

辦。（註32）他與父親行事不同，待人謙恭、

樂善好施，如陳北學出殯時，適逢中元普

度，陳萼棣不但捐大筆款項助普，（註33）

又舉行施捨，凡鰥寡清寒殘疾者，給領白米

三升，清錢四十，相當受人稱道。（註34）

但在商業經營才幹上，則遠不及其父，且自

繼承遺產後，過於揮霍奢侈，因而無力維持

龐大家業，使其父的豐功偉業漸埋沒於歷史

洪流中，少為人知。而綜觀陳北學的經商模

式，也可發現他較少親自經營，多以資本投

入和聘用專業經理人的方式進行，或許因此

容易使人忽略其在糖業貿易上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大多以為臺灣開港後，本地商

人不敵外商勢力入侵。但陳福謙、北學兄

弟的發展歷程，讓我們看到臺灣商人家族如

何肆應開港後鉅變的商業環境，甚至在重要

的砂糖貿易中取得主導權，進而累積可觀財

富。未來臺灣商業史的研究，應該繼續發掘

這一群買辦商人的事蹟，相信能引起更多面

向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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